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深，引发

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场被人们称为“金融 9·11”的危

机不但使得全球面临自上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

以来最大范围的经济震荡局面，而且也开始重新调

整自 2001 年 “9·11” 事件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议

题。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又适逢国际

格局和国际体系进入深刻的历史性演变时刻，金融

危机与当前世界政治和安全局势密切互动，对后者

产生重大的深层次影响。

一、危机成因的多元性和危机本质的系统性

现在，国际社会对于这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和

性质有了更加清晰和一致的看法，普遍认为它不是

一次由单一因素造成的危机，而是经济性根源和政

治性根源合成、并发的结果，其影响将更为持久、广

泛而且深远。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

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

下的总爆发， 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

“去规制化” 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

规律和特点， 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

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中，美国金融市场衍生

品泛滥、 美国金融领域严重缺乏监管是其直接诱

因， 进而使人们对整个金融信用体系丧失信心，信

用和市场需求急剧萎缩， 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失

衡，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收缩和衰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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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

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 自上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推进以来， 众多

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生产链条，导致全球生产能

力和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形成了庞大的潜在性全

球产能过剩。 新世纪以来全球产能过剩虽然暂时借

助欧美（主要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而被消

化吸收， 形成脆弱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 “恐怖平

衡”， 然而一旦美国虚拟经济发展中的某个环节出

现问题，平衡就被打破，全球生产过剩的矛盾就凸

现。 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高赤字、高借贷与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储蓄、高顺差、高投资之

间的循环平衡发生了障碍，结果虚拟经济远远超出

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 [2]

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

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

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 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

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

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

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

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

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

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曾经流行的所谓“市

场自动修复”以及“无须外部合作应对干预”的主张

已被证明完全忽视了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危机的

传导速度和破坏力；同时，各国在采取经济刺激计

划时都以各自国家经济预算和收益平衡为政策出

发点，难以形成全球协调的刺激方案，也再次凸现

了经济全球化（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背景下国别

化决策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巨大鸿沟。 [3]

当前金融危机尚未见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

济、政治、安全格局的影响仍然处于逐步展开过程

之中。 一般估计此轮金融危机会持续 2—3 年，其主

要影响首先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 鉴于此轮危机是

经济性根源和政治性根源的合成并发结果，消除这

些结构性矛盾更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观察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层次影响主要

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它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及格局

的短中期冲击，二是它对世界经济体系改革进程的

中长期影响。
由于全球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和密切互动，金

融危机已迅速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美欧日等主要

发达经济体增长减速、失业率提高、消费心理和消

费需求改变，短期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中期内整体

经济处于“宽 U 型”收缩期和衰退期，并呈现相互影

响的态势。 这意味着，尽管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已

经采取一系列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和前所未有的救

市政策，暂时缓解了市场流动性，并暂时稳定了金

融市场的信心，但这些措施尚未解决引发金融危机

的根本问题，房价持续下跌、金融机构不断“去杠杆

化”活动和大规模救市资金的来源等不确定性预示

金融危机远未结束，金融市场还会大幅波动。 据估

计，美、欧、日等 主要发达经 济体至少要 维持 3—4
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 以及随后 4—8 个季度的低

速经济增长。 ※其中，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高借贷

模式将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时期，加上美国人

口结构的变化和“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实体经济

（如汽车制造业等） 受金融危机重创以及尚缺乏明

显的新一轮创新产业的推动等因素，美国经济将会

有一个较长时段的低迷期。 ※※欧洲的“消费疲软+高

端产品出口+过渡银行膨胀” 经济模式由于受金融

危机和美国衰退的双重拖累，面临较长时期的衰退

风险。 日本尽管受到次贷等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程

度不大， 但是大规模的日元套利导致日元汇率升

高，加上美欧经济衰退，使日本依赖高端制造业出

口的经济格局再次受到重创，最终导致自二战结束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 世 行 以 及 OECD 等 机 构 发 布 的 预 测 估 计 ， 世 界 主 要 工 业 大 国 2009 年 经 济 将 负 增 长 三 个 百 分 点 .http://

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2996

※※ 关于美国经济何时回暖存在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在所有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美国最早陷入衰退，也将率先走出低谷。 奥巴

马 总 统 最 近 表 示 美 国 经 济 出 现 了 复 苏 的 “曙 光”， 但 许 多 经 济 观 察 家 认 为 美 国 复 苏 的 前 景 仍 然 不 明 ，Uri Dadush,“Hold the Champagn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ulletin, April, 2009,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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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9 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中国经济保持了 6.1% 的增幅，经济运行出现了回暖迹象，http://finance.people.com.cn/
GB/1045/9098040.html.

※※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2008 年 11 月发布的《2025 年的全球趋势》报告对未来全球力量中心由跨大西洋国家向远东及新兴大国转移

的趋势作了更为乐观的估计，”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Project, November, 2008, http://www.
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

以来的最严重衰退。[4]此外，欧、日内部人口老龄化和

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因素将长期制约其经济的发展。
新兴大国（主要指金砖四国）由于近年来的高

速发展，已经显著提升了抗危机能力，获得较多的

回旋余地，但仍不同程度受到危机冲击，其危机后

发展的差异性也会扩大。 中国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

响不大，但对短中期内整体经济而言，鉴于外部市

场（特别是欧美）急剧恶化，中国外向型经济难以在

短期内由内需弥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会陷入较大

幅度的下滑，但中国及时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政

策措施， 使得中国有望在 2009 年后走出一条有别

于美欧的“V”型调整轨迹，※未来中国整体经济在新

型大国中的领头羊地位仍将取决于能否较快速度

地完成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优化。 俄罗斯

受到金融危机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暴跌的双重打击，
经济崛起势头明显趋缓。 印度受全球经济衰退的拖

累，存在投资不足和外部市场恶化的压力，其信息

科技和金融服务业受损严重，印度推崇的“跨越”式

发展战略也遭遇瓶颈。 巴西虽然受金融危机的直接

影响较小，但它将面临大宗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行

的压力。 和中国一样，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

于如何扩大内需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 目前，以

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少数外汇储备充足

的国家在 2009 年保持稳健正增长势头将是减缓全

球经济深度衰退的重要力量。
总之，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短中期走势

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影响：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

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

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

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根据

世界银行专家对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出台的近 78
项新的贸易/经济措施的比较研究， 其中 66 项属于

贸易限制范畴，47 项已经产生影响。G20 中的 17 个

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其中尤以

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

最为引人注目。 [5]贸易/经济保护主义是否会全面爆

发将取决经济衰退能否得到有效遏制， 以及国际社

会携手抵制的力度。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

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 但新兴大国群

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 未来新兴大

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

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日趋明显的全球力量中心由跨大

西洋国家向远东（中、印）以及非西方强国转移的历

史性趋势仍将继续， 但世界经济力量版图不会在短

期内以线性方式完成根本性变化。※※第四，本次金融

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 包括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

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

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

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

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 世界范围内的

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
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

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 一方面，金融危机标

志着美国独霸的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 它首先表现

为全球金融体系朝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改革

的步伐加快，为提高新兴大国在未来国际金融机制

中的话语权提供新契机。 它还表现为美元的国际货

币地位受到新一轮动摇， 美元长期趋弱将难以更

改，国际货币储备多元化进程将提速。 为弥补全球

性的流动性匮乏， 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明显强化，包

括东亚各国加快了地区外汇储备库以及清迈协议

的多边合作的建设步伐都将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

系产生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

革和过渡仍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首先，由于

缺乏二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几个关键要

素 （全面的经济危机、 大国间战争和新的超级大

国）， 因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对现有经济体系进行巨

幅变动，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在短期内也

难以撼动。 其次，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以 G20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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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1 月华盛顿峰会和 2009 年 4 月伦敦峰会为

代表）在提振世界经济、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提高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代表性、 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继续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问题上的总体目标、
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虽有相当共识， 但各主要经济

体在如何协调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增加流动性、以及

重新调整银行产业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

歧。 [6]第三，新兴大国在引领世界经济转型方面的作

用依然有限，它们虽被推到金融体系变革的前台，但

整体上对体系变革的准备不足， 被动应对多于主动

谋划。许多新兴大国对自身的定位和认知尚不确定，
对改革的原则、方向和重点也还胸中无数。 第四，金

融危机之后，围绕“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资

本主义之争趋于激烈，但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支持

贸易自由化、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仍是国际社会的共

识和主流。
总之，未来围绕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将是

复杂的，而非单一的。 既有美欧之间围绕制定更严格

监管与加强刺激经济计划的优先程序之争，也有新兴

大国要求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性改革中扩大发言

权与当前主导国家继续保持主导权的矛盾；又有欧洲

国家牵制美、 中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制度而引出的矛

盾。 总体上是一种相互借重、相互牵制的复杂局面。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尽管金融危机尚未完全展开，但已对国际体系

中的核心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战略取向、 互动关系、
议程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

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

员的对外政策制定， 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

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

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

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一方面， 美国新政府需全力应对内外经济挑

战，日本麻生政府困于内政而无力外顾；金融危机

增加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动荡，欧盟内部的一体

化进程遭遇更大困难；俄罗斯在低油价时期可能对

其张扬外交有所收敛；印度则面临外部经济条件恶

化和内部政治斗争加剧的双重压力。 但另一方面，

各核心国家普遍意识到，谁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能

够抓准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谁就是当前国际关系

话语权的掌握者。 因此，美国新政府全球战略将从

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转移到以维护全

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

方面，以冀尽快恢复美国经济、维持美元的优势地

位，巩固美国经济模式，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还担心其他大国（大国集团）利用美国专注国

内经济且新政权处于过渡时期，先行思考而掌握更

大的战略主动权。 欧盟的重点是以欧元竞争力和整

体经济地位提升的相对优势，加速欧盟共同的经济

诉求、对外政策步伐和集体协调能力，在国际金融、
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占据更加有

利地位。 日本在积极推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

合作的同时，要求在联合国改革中获取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的地位。 俄罗斯把恢复大国地位和建立新的

国际体系列为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 印度和巴西在

国际金融体系和联合国改革上的呼声趋高。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

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

的相互依存性， 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

性，G7 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 以独

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 G20 峰会进

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新兴大国不但在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

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全球化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并掌握

了相当一部分全球性问题的话语和议题设定权，但

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远逊于倡导议题的能力，也再次

凸现了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核心国家合作应对跨国

问题的战略意义。 奥巴马新政府正在考虑改变美国

独霸定位，奥巴马总统访问欧洲并参加 G20 峰会及

北约峰会、 拜登副总统参加 45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以及希拉里国务卿上任后首次东亚之行，都强调重

视盟国及非结盟大国的作用，通过有取有舍的方式

进行所谓“战略领导”。 其他大国的基调也是合作。
美欧关系因奥巴马当选而前景看好，美日在华盛顿

和伦敦经济峰会上保持密切合作，中美金融合作降

低了在其他方面分歧的负面作用，中日韩的合作上

了台阶，中日也有可能在亚洲开展金融合作和在非

洲开展援助合作。 金融危机为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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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契机。 新兴大国普

遍认为自己在国际体系变革中地位提升是环境和

时代的需求，当前的金融危机再次证明现有国际体

系的代表性及运行理念并不成功，体系内部蕴含着

要求变革的力量。 危机面前，新兴大国除了合作、协

调和变革之外，别无出路。
第三，金融危机在世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深层

次调整， 它降低了俄格冲突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但

却导致更多“全球化边缘国家”的国内动荡和危机，
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危机使俄格冲突的影响

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围之内。 一方面，俄罗斯已经

认识到它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已在俄国内以及乌克

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

响。 在石油收入锐减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俄罗斯

的石油和天然气武器的有效性正在流失，恐难以再

用军事威慑手段挑战美国和西方。 另一方面，美欧

也认识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要对波兰及波罗的海

国家与格鲁吉亚等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加以

区别。 奥巴马新政府会在东扩问题上比布什政府更

多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和自尊心，在部署导弹防御

体系时会更加权衡利弊。 金融危机波的扩散使亚洲

和非洲的一些穷国、乱国等“全球化边缘国家”正加

速变成新的“失败国家”，并可能导致地区安全和政

治形势的动荡和复杂化。
第四， 金融危机短期内将改变国际政治和各国

政策议程的优先程序，但从中长期来看，气候变化、
节能减排等全球性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继续

上升。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都从“人的安全”概念出

发， 将这一概念和其他价值观共同列为维系盟国关

系基础，并以此作为向非西方国家施压的重要手段。
当今金融危机阴影笼罩大多数经济体，在这种

情况下，全球治理议程重新洗牌，气候变化在各国

政治议题中位置有下降趋势。 然而金融危机无法改

变气候变化对全球治理的长期、复杂和不可逆转的

影响。 从全球治理进程角度来看，后京都国际气候

制度的全球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09 年哥本

哈根会议日益临近，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面临的国际

压力都很大。 此外，为应对气候变暖而提出的低碳

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和经济大变革的

突出标志，主要国家工业结构向符合节能减排和低

碳经济方向发展。 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是未来国家

竞争优势的基础。 美国新政府已经将开发新能源、
节能减排作为战略调整的重要步骤，以此达到减轻

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拉近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

的距离，并通过抑制石油价格来延缓俄罗斯、伊朗、
委内瑞拉等具有“反美”倾向的石油输出国的崛起

势头， 以此保持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推

动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及经济提升等战略目标。 总

之，全球政治中涉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已经上

升到各国议程的前列，合作、协调、共进等理念从观

念层面进一步提升到政策层面和战略层面。 新的国

际关系议程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更

关注“代际因素”，具备“更关注未来影响”，而不仅

仅是“眼前发展”的战略意识。 [7]

最后，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

战略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中国积极负责、迅速有效

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时

艰的表现得到世界的好评，全世界都期待中国在应

对金融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责任。 另一方面，
中国强调金融危机拉开了国际体系改革的序幕，要

求增加在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 这固然

引起西方大国对中国采取“补缺”的担心，但中国经

济一旦减速，它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更是国际社

会所不愿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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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intain the hard-w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4. China-European Relationship at 60: Its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y Zhang Jian,

Associate Researcher,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sixty-years’ development, bilateral ti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which are based on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have become closer and stronger, and their cooper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trategic areas is

increasingly deepening, too. As China achieves a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ich has brought a change to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relative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here appear some new problems between them,

and the already existing ones are also gaining momentu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ll this has added perplex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European ties. However, no great deviation from the normal course of development

would happen for the China-European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It will move forward steadily and disagreements

and frictions will be lessened on the way.

5.The Deep-Seated Influenc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Worl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Structures, by Chen Dongxiao, Deputy Director,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feature that

characterizes the present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synthetic and concurrent reaction of those deep go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ots. Its influence will be more enduring,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 new round of reform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ven global economic system will be initiated

in an all-round way, and will be reflected in a quicker movement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oward a more balanced, equitable, and comprehensive direction. However, the reforming or transi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will still be a long and step-by-step process.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given impetus to an in -depth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al and security setup and has changed the order of

prioriti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genda. It will also provide China with mor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

6.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Japanese Economy and China-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by Jiang Ruiping, Presidential Assistant,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and PH.D. tutor, and Zhu

Caihua,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The Japanese economy, experiencing a period of prolonged economic depression since the 1990s and now just

showing a sign of recovery, is once again heavily hit b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plunged into the worst

economic recessio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With the improvement in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are taking turn for the bet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on the

one hand, led t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nce again in the value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on the

other hand, elevated mutual interdependency level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7.Useful Exploration of Initiating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An Analytical Study of

G20 London Summit, by Sun Lili, Deputy Editor-in chief of “World Economies Yearbook” under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ASS. The G20 London Summit was held in April, 2009 at a time wh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as spreading quickly and global economic conditions went downhill. The Summit

meeting, however, was crowned with success and had a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Except for the agreement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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